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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合之精妙，大拳师未必尽其能；

五行之变化，大方家未能尽其用；

然归纳括之，欲知天地间格物之精华，尽心意之妙，

先致力于立体，庶几得其要。

大拳师之道，

敬天地，养正气，生智勇，行信义，立威德；

纯正不曲，守真可存。




一　风吹草动

初春的太阳被晨雾遮成了一个红铜的亮碟，架在地头老树那光秃秃的枝丫上，天地间灰蒙混沌，冷清杀实。

放眼望去，是刚刚解冻的庄稼地。麦苗瑟缩着趴伏在地皮上，咬牙坚持着，等待天空放晴。今春特别冷，倒春寒又落了一场雪，麦苗跟人一样，有挺过来的，有没挺过来的，田地里就一片青一片黄，斑斑簇簇不见了生机。

七八个庄户，脸上挂着常年不变的愁容，凑在村头的草垛跟上张望着天地。他们没携带耕耪犁犋，看样子也不着急耕种，似乎只是得了几天空闲，又没个闲耍的去处，便只好在地头站一站了。

好不容易熬过年关，有家口的愁着养活一家人，没几句就议论上了天时地气；光棍们盘算着舒坦一天是一天，又愁于炕上没个说话的，急等着二月二的龙都庙会。有人就惋惜起来，感慨瑞昌三爷还活着的话就好了。三爷活着的时候，开春斗鹌鹑斗鸡；到了庙会打擂的时候，又会带上众光棍，风风光光夺下头名金帖。虽说自己只是凑数的，但也足够跟着张扬一阵了。

寨堡往东三五里，就是河边的开阔地。三爷在时，这时节就会拉出歇了一冬的马匹，让大伙儿帮着遛遛腿。骑着大马在河堤上飞驰如风，那是何等的得意？如今可没了这光景，河对岸就是团练布防的营地，官兵的马，捻军的马，对撞冲杀，错镫回旋，随着火炮的轰响就留下了一片死尸。

官军的大炮搬运不便，让捻子的快马大钐逼得龟缩城中不敢妄动，就是出兵也出不远，一露头就又缩回来，生怕稍一迟缓就被平头钐勾上了脖子。而飞捻也是一样，虽说挺着大镰，套马一般就收割了官兵，可团练扼地兜剿，防线绵延数百里，进了炮火射程，一阵轰鸣便是人仰马翻，残尸飞落。

也说不上是戴着红顶子的大帅厉害，还是扎着彩巾子的捻首厉害，反正两边就拉起了锯，这一阵子官兵叫得欢，过一阵子捻子喊得响，呼天喊地的谁也没打过谁。天灾人祸接连不断，日子就不好过了。

年月说变就变，哎，三爷有福，他是不用犯愁了。不断地死人、死马、招兵、买马，瑞昌家的马就不断地补充上去，变成了一张张盖着官印的欠款单据。

瑞昌是张姓地主创下的字号，已经延续了五六代了。这些庄户是靠着租种瑞昌家的土地生活的，从老辈起，他们就习惯了听从瑞昌家的摆布。在他们的头脑里，能住在寨集边上，随时听候瑞昌家的召唤，比起偏远村落的佃户，已经很知足了。只是捻军起义后，这些人见到了另一种活法，引起了一些特别是年轻人的兴趣。

众人就叽喳着议论吃不上饭了该投靠哪一边，议论了好一阵子也没个结果。有人就说，别没良心，“瑞昌”刚给咱减了租，有地种，有饭吃，还折腾个蛋子？有人就说，你操那鸟心，不给就抢他狗日的！有人就笑了，说这也就嘴上说说，还是老婆孩子热灶口好，咱就只管种地，谁占了城都得有人种地。

大伙认同了这个说法。既然没什么可担心的，有人就提议赌两把，把腰里的钱集中在几个人身上享受一下。虽然这事有点意思，可谁也不想白白成全了别人，如此想着，就骂骂咧咧地准备散了。

“哎哎？那是个什么东西！？”突然有人惊乍起来，众人顺着他的指画望过去，薄雾里果然就有一根模糊的“黑棍”，正举着大镢狠劲地刨着硬土，那动作直杠杠的，一步一进。

“鬼量地？”谁哑着嗓子喊了一声。

“量你奶奶个腿儿！那不是瑞昌家的二少爷么，就三爷那个继承人。”

有几个人笑了起来：“原来是那个傻子啊！”

有人分辩道：“傻？你懂个甚！那是心意六合拳的鹰捉把。”

那几个就笑得更凶了：“鹰捉把？没听说么，‘心意自古无双传’！他一个过继的外孙，能学到这？就算学了，能当你面练？嘁！”

“为啥不能？”

“为啥能？”

“他傻呀！”

“傻？”

“不傻？不傻他那样刨地？”

……

众人正争犟着，远处传来一阵暴戾的马鸣，那声儿刀子一般撕开了雾气，直钻进这些的人的耳朵里。这些庄户的汗毛一下子就竖了起来，一个个老鼠似的逃窜。有机灵的撅着屁股钻进了草垛，有大胆的缩脖蹲身，就猫在原地窥望。还有反映迟钝的，依然傻头傻脑地呆在当场。成精的老鼠就钻出头，催促这些傻耗子快躲。傻耗子这才浑身一颤，掉头就朝着寨子跑下去。

刚才这些人还给自己壮胆说土匪来了也不怕，现在一点风吹草动就成了惊弓之鸟。

这也难怪，豫东周口镇，连通着南北商途的水陆码头，当地土匪个个箭疾刀快，身手非凡，这要躲得晚了，一支响箭就钉进了心口。最近捻军闹得猛，这些匪徒也扯起旗号入了捻子，行动时人喊马嘶呼啸而过，背后的牙旗迎风招展，确实洪水猛兽一般吓人。

“不要怕！只是两匹马！”一个眼尖的汉子扯着破锣嗓子招呼了一声。

远远望去，两匹快马已经围上了那位傻少爷。马上二人仰着身子拽着缰绳，将马头往左一带，往右一撇，就兜起了圈子。雾气中也看不出大马的毛色，只见马扬头甩尾，四蹄腾空，好似要把二少爷踏成肉酱。

“管不管？”

“且看看。”

这些人又陆续从草垛里钻出来，一个个黄鼠狼似的支着身子，瞪着小眼睛使劲地瞅。可是距离太远，只能看到傻少爷木头似的戳在那里，被人用马鞭对着脑袋点来划去。

“我操！”有几个人吵吵嚯嚯，作势就要往上冲，可当那马鞭朝这边指画过来的时候，又一个个草鸡一般趴进了土坑里，恨不得自己变成跟地皮一个颜色的狗屎。

趴了一会儿不见动静，这些人又耗子一般探出了头。两匹马已经消失在了雾霭之中，而瑞昌家的那位少爷，却挺着身子，又举起大镢开始刨地。

地雾混沌不散，傻少爷那一刨一刨的样子有些吓人，这些人又惊又愧，谁都没有多说话，狐疑着进了村。但不一会，村子里突然传来了一声凄厉的喊叫：“捻子攻寨啦！”那声儿透着乡音，惊得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



薄雾缓慢地流动着，跟袅娜舒展的炊烟扭在一起，越过层层叠叠的屋檐，穿过被风霜剥去光鲜的大墙，笼罩了刚刚睡醒的瑞昌大院，繁杂的院落被掩映成了一方偌大的棋盘。

捻子是不可能这个时候攻寨的。这是张寨的寨主、瑞昌家的当家人张瑞祺说的。此时的张瑞祺非常悠闲，将身站得好似一柄古剑，孤立院中，寂然不动，感受着天地的气息。喘了几口气，他微微仰起瘦削的老脸，眯缝着眼睛开始感受太阳升起。老头子缓和从容，除了颌下胡须微微有点抖动外，整个人肃穆端庄，形同雕塑。

太阳使劲搬了搬云块，勉强给大地打上了一点暖色。张瑞祺舒展筋骨，缓缓摆了个心意拳“熊出洞”的势子，沉肩坠肘，三曲三顶，借着复苏万物的生机，努力让自己进入神意佳境。

三息之后，张瑞祺嗤鼻叹气，阳光没有冲破阴云，而大院里马粪混杂草料的怪味却顶得人心浮气躁。老头子草草收了功，理了理泛白的鬓角，又长吐了两口气，走向北墙根的桌案。

他按着桌沿又压了压肩膀，大口吐了两口气，这才抓起茶壶对上了壶嘴，猛嘬一口，鼓着腮帮子狠漱了几个来回，又一俯身猛喷了出去。

“哎。”做完这一套动作，张瑞祺定了定神，又抄起毛巾在额角颈后按了按，最后才端起黑缎小帽，稳稳戴在了头上。

戴上帽子，张瑞祺使劲瘪着嘴，将虎口岔开，合着中指、拇指压住太阳穴跟玉枕穴，缓缓地地按揉起来。

看着平整空荡的院落，老头子耳边猛然响起一声尖锐的报号——“要问神拳张太保，十三块板半扇门——”那声儿直冲云霄，张瑞祺浑身一震，感觉房檐下的尘土都簌簌直往下掉。

张瑞祺眼睛骤然一亮，可惜只是闪了一道流星，很快又黯淡下来。老头子苦笑了一下，当年的风光，也只有在臆想之中回味一下了。

张瑞祺继承的是祖业，但传到他爹那一代，就已经显出了衰败之相。其父张致远是个善于变通的人，就走了一步险棋，利用张家的威信与武艺，改当铺的物品买卖为人情买卖，私底下甚至做着性命交易。这让张家瞬间扭转了局面，而张致远也极其谨慎，缓过气后也坚决停掉了业务。

青年时的张瑞祺不负父望，以家传的好武艺打出了英雄气概，仗着厚实的家业，出手大方，豪气干云，各路朋友都愿意与他结交，自此顺利地完成了主营行当的转变。而后他又借着人格魅力扩大经营，整合了铺庄专攻银号，短短几年就把家底给填补充实了。最后破了祖宗规矩，以次子的身份接掌了世袭堂号。

那时的张瑞祺可是得意，腰板挺直，笑声爽朗，见商客坐轿，会武友骑马，脑门都像放着金光，感觉自己虎步一开，条河两岸就踩在了脚下，商路码头也攥在了手中，下巴都撅到了云彩里头。

人生就是这样，走路不看道儿，就容易栽跟头。十年前，太平军闹得正凶，张瑞祺拧着父亲的反对组建了一支人马。他本意是保护乡邻捍卫道统，万没想到，被小人使了绊子，弄了个“暗通叛党”的罪过，抓进审案局险些丧命。老父亲张致远多方奔走，虽然不断地托人使银子，可上下官员都像是受了更要紧的托付，收了银子也不办事，一直把张家的几个买卖都拖垮了。张家本来有不交官府的族规，受过几次侮辱之后，张致远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，死在了回家的路上。

张瑞祺在狱中这段时间，家里也遭了连日冰雹。先是镖局总号遭了袭击，然后西北的几处分号又被洗劫，总号的留守镖师损伤了十之七八，驻外的人员，只有领东大掌柜拖回了伤残的身子。

即便是参天大树，一旦动摇了根基，也就离着死亡不远了，哪怕看上去枝繁叶茂，只须一阵小风，就会枯萎颓败，折断根须。

出事后，合伙的相与纷纷撤资，敌对的字号设局挤兑，张瑞祺费了十年心血开拓的十二处银号，一日里就全部倒闭了。

好在经过一年的周旋，张瑞祺总算是被放回来了。出来后他就散了队伍，连带下属的镖局也独立了出去，也不再关心其他堂号是否超过了老号，只是将自己封闭在了大院里，一连数年称病不出。偶尔露面，那身子都勾成了虾米，走路也拖沓起来，活生生一条嶙峋老狗。那名号就再没人提了。

可即便是这样，无尽的霉运却像这湿寒的阴雾一样，依然纠缠着大院不散。末了，支撑门面的三儿子张铤芳又遭了暗害，惨死荒林。支撑重要收入的陆路镖也就停运了，除了勉强维持的水路镖，张家又回到了靠着几个作坊创家业的时候。

好在祖宗还留下了大片的田产与这牢固的宅院，张瑞祺在当地的地位还没有丢尽。只是他也再没翻过身来，彻彻底底成了垂危老狗。

后来街上就传开来，说他以前狂得那玩意摇铃铛，这倒好，在狱中让人给骟了，再也摇不起来了。这些人大多得过张瑞祺的好处，念着二爷的好，在言语里就加入了一些同情的言语，可张瑞祺受不了这个，这才蓄起了胡子，开始拖拉着身子上街。

张瑞祺感觉这雾气随着呼吸钻进了心胸，里外透着沉闷，又嘬了一口茶，努力不去想这些烂事。

刚刚平复下来，却听到大墙外传来一阵声嘶力竭的嚎叫，“二爷！老二爷！不好了！捻子攻寨啦！”

张瑞祺一个激灵，噗一口又把茶水尽吐出来。他将大襟一撩，顺着靠在墙根的石板就跑上了墙面，踩三步纵一步，一脚蹬上了墙垛的砖窝，好似惊鱼跃水，身子腾了起来。他将手一攀墙头，腰腿一荡就翻上了两丈高墙。

而今的局面比十年前更要凶险。老牌的土匪啸聚山林，在西边掐住伏牛山地区；小股的贼人又扼住商路北口，不断骚扰来往商队；南边的阜阳自早就有白莲教的分坛；东边的涡阳却又是捻军的老巢。哪一路都不好对付。

遥见前门墙头的家兵晃着小旗传递着讯号，张瑞祺看到是“平安无事”，略微放下心来，又磨胫窄身，一溜小跑上了屋脊。

大墙外站着几个气喘吁吁的庄户，正小鸡抢食般地拉扯着。张瑞祺喊了一嗓子，众人先吓了一跳，而后抢着禀告“方才来了两匹快马……”争吵着却说不出什么具体情况，商议了一阵，才道“恐怕是飞捻要攻寨了！”张瑞祺骂了一句“捕风捉影，妄断猜疑！”这群人又吵嚷着说，镜仪少爷知道详情。张瑞祺寻思了一下，拿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道：“回春解冻，青黄不接，攻个鸟寨？不要大惊小怪的，都忙活着耕种吧。”

众人扭捏着不走，张瑞祺从腰里掏出几枚铜钱，喂鸡一般丢出去道：“真是飞捻，二少爷自会回来。不放心就先把家人搬进来吧。”

铜钱哗啦一下砸在地上，众人脚踩手抓地领了赏钱，这才嚷着“谢谢二爷”离开了。

这些人一走，张瑞祺的脸色一下子凝重起来，向远处眺望了一番，却只看到阴沉沉的一片。他将身一片，又一蹬墙垛下了大墙，喊了一声“找玉政来！”

话音刚落，就有小嫚子禀报，玉政正在门外。

玉政是个谨慎细心的镖师头领，深得张瑞祺信任。方才的谈话他听得一清二楚，但老头子一问，他又参着见解禀报了一遍，最后还特地请示，“要不要找二少爷回来？”

张瑞祺脸上的愁云越积越厚，看玉政再无主意，这才说：“等等吧，是虎是鼠就看这一遭了。”

张瑞祺原有三个儿子，长子钰芳厚道懦弱，空有财神之名，却无掌家之能。次子锐芳精细圆滑，让人不敢托付。老三铤芳单纯冲动，却最得张瑞祺喜欢。张瑞祺认为，似如今贼盗四起、民众萎靡之年，最需要老三这种英雄之才挑头做事。只可惜，老三没做成什么大事，反而中了陷阱死了。孙子辈就是长子长孙一根独苗，可惜茁壮有余，机灵不足，张瑞祺也只好盼着他能及早养出个好曾孙了。

袁镜仪本来是张瑞祺的外孙，三舅张铤芳见他天资聪颖，就有心招到自己门下继承武学。由于张铤芳独身未婚，大舅张钰芳又只有一个痴傻儿子，于是张瑞祺就找亲家换了帖子，把袁镜仪过继到了长门为嗣。

张家的传承是文武别传，相互制约，而且武学方面又不传六耳，对袁镜仪来说，回归张家是天大好事。不巧张铤芳是个急性子，张扬着要将事情查个水落石出。本来他就因为性情直快得罪了许多人，瑞昌的连环惨案又正好给这些擅使手段的凶手腾起了隐身的血雾。于是，劝阻未果的张瑞祺，又含着老泪翻开家谱，在张铤芳的名字旁添上了一行小字。

当时的袁镜仪，武艺还差得远，但是他继承了张铤芳的血性，一心为叔父报仇。张瑞祺没了办法，只好差遣玉政等高手监视着他。袁镜仪一次次吵闹，又一次次给按住，反复折腾，精神就散了。于是他放弃了想法，整日畏缩在田垄草堆里，只是牛马一般地耕作了。

“老当家，袁老爷要见二少爷那事，需要我准备什么吗？”

玉政知道张瑞祺的心思，他跟袁镜仪都把未来寄托在张铤芳身上。张锐芳认为张铤芳死于冲动，而袁镜仪却感觉他死于算计，于是就仇视上了所有经营算计之人。而在院里住着，店里看着，睁眼就是勾心斗角，袁镜仪自然就厌烦了与人来往。张瑞祺当初也是咬着牙说，种地读书少是非，就让他反省反省吧。本以为他在外遭两天罪就回来了，没想到这犊子还真有倔劲。

老头子抬抬头，老天还是不清不浑地阴着，将手摆了摆，“我自有安排。”从桌上抓起烟袋荷包，想嘱咐两句，又咽了回去，只是轻咳一声，倒背双手出了小院。

张瑞祺前腿刚跨过门槛，身子就忽闪一下成了锅腰。玉政在后边摇了摇头，他清楚的很，张瑞祺的隐退只是在赌气，他放弃了什么，都不会放弃声誉。街上乡邻都在议论，说十分聪明用七分，留下三分传后人，张家爷们都太精细了，这就当着报应在后辈身上。

这叫张瑞祺怎么受得了？

他对儿孙过分严苛，也只是盼望儿孙好好活着。他感觉对不起老三，就把情感更多地放在了袁镜仪身上。


二　妖言四起

陈州大地，北依黄河，南襟江淮，有太昊之墟，为神农初都，是华夏圣地；周口镇三川交汇，漕运亨通，为舟车分歧之地，百货云集之所，岸上商旅奔驰，水上千帆云集。傍着渡口，自永乐年间就有两个大集，单日永宁集，双日子午集，商号繁杂，厚利可图。张家传袭字号“瑞昌”，控着南北两处码头，兴旺了好几代人。

张瑞祺本是次子，但他想尽办法破了长子继承的老例，一生大喜大悲，而末了却突然开悟，明白了自己不是这所宅院的主人，而是这座宅子的仆从。为此，在没有培养出新仆从之前，张瑞祺甘愿被人说成一个把住权不放的老顽固。

半空中炊烟袅袅娜娜轻浮而上，大街上飘着麦秆、蒿草燃烧的香味。两只草鸡带着一群小鸡，翻腾着路边的草坷；三只花羊卧在墙根的枯木上，悠闲地咀嚼着干草；一群麻雀自地上被惊飞而起，掠了几下飞上了房檐。鸡犬骡马肆意啼吠，张瑞祺生出了一阵妒忌之情。

“惊蛰节到闻雷声，震醒蛰伏越冬虫……”张瑞祺看看天又看看地，然后一阵摇头。

赶工的村人扛着农具路过，见到张瑞祺都满脸笑容地打招呼。

“老当家早啊！”

“张二爷吉祥！”

张瑞祺也举着烟杆一一回应：“抽一袋再忙吧？”

农户们嘴里谢着二爷，脚步却丝毫不做停留，似乎对种地热情而用心。张瑞祺看着这些匆忙的身影，眼神中显出一阵苦涩与羡慕。

几个顽童在街上追打着唱道：水寨集，铁打哩，捻子来了不咋哩；东门高，西门低，城头架有弗朗机……

张瑞祺苦笑了一下，过了河，便是自己提枪厮杀过的世界。十年了，厮杀声依然未绝。这阵子又出了红衣刀匪，呼啸驰骋，气焰嚣张，陈州府的兵力都被骚扰得困乏不堪。好在岸边自早就有了寨堡，这才勉强挺到了现在。

几个闲散庄户见张瑞祺走来，老远就躬身等待，张瑞祺依然撇一撇嘴，显露出宽宏的微笑，对着众人点一点头，然后加入其中。张瑞祺感到奇怪，这些人对捻子攻寨的传言并不在意，还问老二爷怎么对付。他们好像早就知道，即便捻子攻寨，也只是攻打张家大院。

张瑞祺含糊了几句，众人也不敢追问。他一身黑缎面狐皮里的马褂，跟这些街坊的粗布棉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众人生怕把老二爷蹭脏了衣服一般，挨挤着闪开一个位子。张瑞祺就挤进去，掀掀马褂，掏出荷包给众人分烟。分完烟，他自己也装上一锅儿，等着有人给他点上。

烟点上了，张瑞祺就嘬着玉石烟嘴等着众人开侃。烟丝忽明忽暗，等那里外的热气将烟嘴暖热的时候，眼中最后一点火星也就熄灭了。他就蹲在众人中间，幻想自己变成了柴草垛里枯干的一根。

金风未动蝉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好年头，穷苦百姓都跟着大家主混日子；换了这贼匪四起的年头，大家主就得看着百姓的反映盘算事情了。没人生来就愿意为贼，这些人跟穷人没有什么怨仇，像而今村村都有人入了捻子，而且还不断地拉拢亲友，这些百姓的消息，来得可比大户真切。

人堆里，一个干瘦的老汉捅了一下边上一个满脸褶子的人。那汉子冲众人尴尬一笑，就用手摸着枯树皮似的老脸，一边咳嗽着一边接上了方才的话题。道一个晚上，他摸黑起夜，小风一吹就有点拉不顺畅，于是就蹲在坑上使劲，可蹲了一阵就听到他家的狗在呜呜低叫，那声儿似乎是受了惊吓。他就猜疑，这物件看到什么了？于是就摒着声息倾听，就听那狗撑着蹄子往后蹬，让那脖扣扯得吱吱的呻吟。

“那动静就是在哭。”这人压着嗓子说着，把一圈人说得都凑着身子入了神儿。有的叼着烟嘴忘了抽，有的斜掐着烟杆，那火星掉在了衣服上都不知道，还有位老者，俩眼懵忪着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

张瑞祺听得有点烦，狠嘬了两口烟，看到围绕着村庄的怪雾散了不少，但压在半空的阴云却越积越厚，将这些木讷的面孔映得一团模糊。张瑞祺慢慢地呼出烟气，感到了一阵不祥，思绪也随着烟雾缭绕开来。

待他回过神来，这些人已经议论开了。有的抻脖瞪眼跟小公鸡似的，又有的扯着嗓子鸭子般“嘎嘎”叫喊，现场就鸡飞狗跳起来。

扑棱了一阵，一个小伙子支肘拐了讲故事那人一下，“大，莫不是见着鬼了？”

众人的身子就是一颤。张瑞祺感觉一道凉气顺着尾巴骨蹿了上来，一阵就到了后头，一咬烟袋也打了个冷战。他斜瞟了一眼，那农户拧了拧脊背，嘴角使劲往下撇拉着，使得一双三角眼越发呆滞了，众人都屏着气，生怕一不小心打断了讲叙。

直到嘴角都撇得抽搐了，那庄户才掀一掀嘴皮道：“我听到一个什么东西在跟狗说话……那话我听不懂。”

此话一出，众人又是一惊。那人真就缩成了窥探状，按着烟锅的老手都涨起了青筋，“我就提上了裤子，顺手在墙根摸起了一把镰……悄悄往外探头，就听那个东西在说，哞咕唬叽、哞咕唬叽……什么‘百练’老祖……”

大伙看着这人惊恐的表情，一个个胸闷得厉害，心脏怦怦跳着，直往嗓子眼上顶。

“四下黑漆漆的，地面在月明下稍稍泛着点亮儿。我先找到了我家的狗，正趴在地上一个劲地哆嗦。我就仔细找……但没有找见说话的东西。这个时候我的肚子却不争气起来，屎尿猛往外顶，我硬是夹着不让它出来！”汉子咬牙瞪眼，拿出了掰着橛子拉屎的力气，众人也跟着憋了起来。“我看到了地上有个东西，在那直颤颤……”

说到这，这人脸上显出极度恐惧之色，手不自觉攥成爪子状，捂着胸口剧烈地抖动着。

“那是什么东西？野猫？刺猬？黄鼠狼子？”众人紧张起来，可那人却疑惑地摇了摇头。

流口水的老者用袖子擦了擦嘴，看着已经熄灭的烟丝道：“这大冷天，哪里来什么长虫刺猬。”待众人看向他的时候，他却吐了口唾沫不言语了。

张瑞祺白了这人一眼，心里骂道：装神弄鬼，故弄玄虚。

“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跟个树墩子差不多，没脸没鼻子的……我那屎‘哧嗵’一声就出来了，热乎乎地拉了一裤裆，我当时就恼了，提着镰撞开房门，进家就去摸油灯，油灯被我碰翻在地，我婆娘就惊醒了，这就嗷嗷叫着用小笤帚砸我，我提着镰喊‘是我！是我！’她听成了‘说！说！’就以为有人要杀她，疯了似的喊叫。这不，就把左邻右舍都惊起来了。”

“然后就都看到你婆娘的大白屁股了不是？”一个瘦猴挤眉弄眼，引起了一阵哄笑。一个长相憨厚的马脸汉子叹了一声：“哎！我当什么呢？说到最后都没说出个咋。我看是你半夜拉炕上了，你老婆提着镰非要砍死你……编得这么吓人……”

“就是！我看你去集上说书得了。”

讲故事那人并不反驳，而众人笑着笑着却停下来了，那个花白胡子的老头用颤抖的声音叨咕着：“要出事啦，要出事啦，这是出了太岁了。”声音不大，但在场众人都听得清楚。“啥？”众人不解，老者压低了眉毛默默道：“你们光想着大白屁股，忘记那狗咋死的了吧？”

“是哩是哩，狗是咋死的？”

老者捻着须尖，缓缓吐出了三个字，“吓死的。”

讲故事那人也哭丧着道：“在场的或者还记得，灯火一照，我婆娘就背过去了。后来她跟我说，她当时看到墙根有个一尺多高的小老头儿，正剜着指头点晃她……然后一挪一挪地走了……”

张瑞祺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他看到所有人的脸都阴沉下来，失魂落魄地呆在原地。老者望向天空道：“要出大事了。”

“我也说个事，”那瘦猴也严肃起来，“王老三死的头一天，就起大雾那天，我家门前多了双绣花鞋，成新的绸子面！我就用小棍挑着撅到了西沟……可没想到，当天屋西的王老三就不行了……后来我一打听，”瘦猴压着声音道，“是王三婶子把那鞋捡回家了。”

“天现异相，必有妖孽。”

“可不敢这样说！皇恩浩荡，天下太平。”

“太平？哪个太平？”

“也说不定是要出什么大人物了！”

“对了！二爷，听说镜仪少爷下生时，天上就现了三个太阳，有这事吧。”

“是不对，是不对……”一个脏兮兮的苦瓜脸自言自语着。

“又咋了？”众人问。

“过年陪我媳妇回娘家，丈母娘跟我说，家里进了一只大蝙蝠，冻得在地上直哆嗦，可就是飞不起来了，翅膀一展有二尺多长。我丈母娘不敢动它，就赶紧烧香磕头，香火一起，那蝙蝠扑扇扑扇就飞起来了……我丈母娘一看，妈呀！那蝙蝠长了个猪头！”

先前讲故事那人道：“难道真有那事？传说捻军的军师龚瞎子就是蝙蝠精下凡，这个人会五行遁地……”

白莲老祖，白莲老祖……听到这，也想到了这些谣言的出处了。张瑞祺鼻子里“哼”了一声，大拇指按着烟锅，憋死了最后一星烟火。众人停了议论，不知道是哪句得罪了二爷。有自作聪明的就岔开话题道：“二爷，今年太昊陵人祖大祭，您是不是还代表项城敬头炷香？”

张瑞祺抬眼瞄了瞄，见那老头迅速地扯了问话人的衣袖一下，张瑞祺假装没看见，将烟袋朝鞋底子磕了两下，“年纪大了，不争了。”

“二爷！得争啊！眼见妖孽横行，得有正神镇着才好啊！”

“是啊二爷！最近寨堡进了不少人呢！过去都是过路的镖客、商客，可最近来这些，却一个个满身邪气，感觉就是冲着什么来的。二爷，您就是咱水寨的一家之主，不能不管啊！”

这一句倒提醒了张瑞祺，眼看就是太昊陵大祭了。太昊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，位居三皇之首，陈州人杰地灵，是伏羲的埋骨之地，自春秋时起，三月三、九月九都有太牢祭祀。到时，迎神、献祭、彻馔、送神等有一系列繁杂的礼乐仪式，那场面热闹壮观，鼓舞人心，弄好了就能把局势扳过来。

张瑞祺挑着银签抠了抠烟锅，眼前浮现出了祭典的场面：清早，先有知州率僚属出榜迎神，然后宣读礼部侍郎特颁祭文，陈献衣食祭品，之后是民众敬香火，哄抢“开山纸”。领香的自然也是有大威望的人，过去无论随从陪祭还是献祭进香，都有张家的爷们，而且大祭之后，张家还主持地方社火，大操大办，乡邻同乐。

现在已经没了这番景象，这不是张瑞祺想要的，也不是水寨百姓想要的。

听了方才这通鬼话，张瑞祺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。这些迷信的言论就跟食人的虫蚁一般，不知不觉就钻进了各处要害，悄悄就将人的精气神蚕食了，到时未战先溃，再高再厚的寨堡也没了作用。

民间有许多组织，他们就是利用迷信情绪将民众搓成捻子，宣扬着扭曲的末世言论，供着不着边际的外神，然后鼓动民众做出暴行。祭典祭拜的是伏羲、神农、轩辕、方神四尊真神，要扭转这个局面，或许真得借助这场大典。

张瑞祺寻思了一阵，对着烟嘴狠一吹气，“人祖佑护！今年咱就争一争！”

头马奋起，群马才好跟随。众人振奋起来，已经有人欢腾着去报喜了。

“老当家，你家大爷跟大少爷来了。”有人眼尖，先看清了一高一矮两个身影。

张瑞祺回身看了看，道：“大家接着唠，不过这些鬼啊怪的，没弄清楚之前，不要乱猜。尽是自己吓自己，记着了没有？”

众人忙道记着了，张瑞祺点点头，掐着烟杆上的鹿膝环往腰带上一别，弓着腰离开了。

他刚走，那白胡子老头斜瞟着背影问众人：“你们看二老爷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”

众人忙问怎么不一样？

老头压着嗓子道：听人说，那个一尺高的小人，鼓蠕鼓蠕的，朝着张家大院去了……


三　乌猪拱地

迎着张瑞祺的面，长子张钰芳带着长孙张家骠匆匆赶来。大老远张钰芳就低下了脖子，嘴里含着的“爹”字呼之欲出。张瑞祺将脸一板，停住步子候在原地。

张钰芳中等个头，有点黑瘦，面色中带有一种读书人特有的固执与悲悯，随便穿一件粗布衣褂，浑身上下只有那一横胡须看着还有点分量。

张家骠却是一副好身板，高大挺拔，宽肩厚背。肩头扛着一根粗大的鞭子，下边是包铁箍的白蜡杆子，头上结着带铁环的皮质绳鞭，鞭梢上还坠着一个三棱的镖头。

“爹，早。”张钰芳规规矩矩行了一礼。

“爷、爷。”那孩子也磕磕巴巴地问了一声，丢了杆子就要磕头。张瑞祺脸色立马柔和下来，笑眯眯地“哎”了一声，这就上前搀扶。

就在摊手端肘的同时，张家骠却缩身坠肘，不高不低地停在那里，张瑞祺本能地打了一个鹰捉，半步一开，又含着鸡腿、虎扑的杀招。没能想到这小子功力大增，整个身子挂在肘上，根本扶他不动。

张家先祖以武起家，历来看重武学，就连祠堂当中都供着一条大枪。为人也以枪义为宗旨，端直刚韧，不生枝节，最是看重学业实质，上下试技十分平常。

张家的拳法为心意六合拳，此拳讲究身成六艺，分别为鸡腿、龙身、熊膀、鹰捉、虎抱头、雷声，每一艺各有高妙。张瑞祺打了个激灵，张家骠这一动，含着足踩膝撞、把扑肘凿，这一层打法歹毒藏形，这夯笨的孙子是怎么悟到的？

张瑞祺心里高兴，但身上不敢放松，五行团聚，将身一迎，跨步过身，就跟大孙子贴在一处。身子看正似斜，避开锋芒，开步一跨，将手一裹，就把张家骠捆在身前。

张家骠的身子被张瑞祺肘膝挤住一送，登时如负重入水，双足上浮。双臂又被张瑞祺的胳膊捆在一起，身子越挣越紧，动弹不得。此时莫说张瑞祺打他，就是两臂一撒，这孙子也会摔跌而出，能站住了全靠张瑞祺抱着他。张瑞祺右手抠住张家骠的臂后软肉抓了几下，微笑道：“免了免了。”

试力就是一种了解功底的游戏，只问深浅，不论输赢，玩多了反而会磨掉实战搏杀中那当机立断、打倒嫌慢的敏感。张瑞祺知道孙子憨厚，所以见好就收，将身一坐，会意地照张家骠乳肋要害顶了一肘。这一肘虽没出劲，张家骠还是感觉钻心一疼，身子狠劲一挣，张瑞祺将手一撒，张家骠那沉重的身子便一阵踉跄跌了出去。

张瑞祺有心指点孙子，追一步赶上，左手一捉，右手一抢，搬着张家骠的脖子又给捞了起来。张家骠就感觉眼前一黑，然后就看到他爷爷左手掐着自己后脖颈，右手钻着自己咽喉，吓得结结巴巴道：“爷、爷，功、力深厚。”

张瑞祺拍了拍孙子，脸上也看不出是喜是忧，“跟谁学的？”

张钰芳赶紧回答：“郭老师指点了几手。”

“哦，按说虎扑筑基，容易涨功，但是这孩子太过单纯，一旦成手必然依赖，善于扑者伤于扑，别落得……”张瑞祺不忍说出，便打住话题，面带哀伤道，“以后只准练，不准使。”

张钰芳看着张家骠：“爷爷说的能记住么？”

张家骠愣了一下，道：“记住了。”

张瑞祺摇摇头，解说道：“心意五绝，踩、扑、裹、束、绝，踩扑二法不分家，分则不齐；裹束二法不分家，分则不实；只有手脚齐到，周身沉实，方可七星并进，顾打一体，然后狠上加毒，急上加奇。”

又对张钰芳道：“郭老师是河北一脉，舍毒而存绝，留有三分看家劲，你三弟若是及早认识他就好了。”想起人生琐事，又感慨道，“其实为人处世也是如此，不宜瞻前顾后，却当厚积薄发。”

张钰芳努力记着。看儿子一副谨慎样，张瑞祺摇了摇头，“有什么事吗？”张钰芳惊醒过来，赶忙回禀道：“关于公祭太昊伏羲大典一事。”

张瑞祺的眼一下子就瞪了起来，肯定道：“是要祭祖！”然后又粗略说了一下街面的古怪流言，张钰芳也感到了危机，连问父亲该怎么办，张瑞祺道：“这是有预兆的，留意最近外来的人物，特别是有身份而且来了就不走的，此物必将引出接连灾祸。”

张钰芳思量了一下，试探着问：“爹，原本有个好消息，可现在看，似乎不祥了。我见着立三叔了，立三叔言皇恩浩荡，为亲和满汉，今年派太常寺卿来陈地执少牢祭。”

张瑞祺轻微地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按你原来想的说。”

张钰芳看了看他爹的脸色，继续道：“发逆余部合了捻子，声势愈加壮大，手段越发丰富。洪杨惯于妖言惑众，打砸庙堂，而民间又多有古怪教派，宣扬歪理邪说，因而州府很是担忧大典祥和，又因庙会之时龙蛇混杂，所以官府还是希望有地方乡团协作维护，这个任务落在了立三叔头上……”

张瑞祺显出鄙夷之色，张钰芳打了个哏，怯声道：“立三叔在官员面前保举了父亲，说、说以往都是由父亲领众敬香，由三弟执鬃献牲，而父亲有躬耕之行、好义之名、守寨之功、抗捻之能，又获有五品军功，所以邀请父亲执事，同受皇恩。”

张瑞祺气得一阵冷笑：“他袁糊涂什么都敢揽！我有什么本事？自从给了我一套无用的顶戴，整日就要为那些老爷们八面敲锣，两肋插刀！袁甲三在时，那是提督八省军门、督办三省军务，之后又有袁保庆、袁保恒，将门虎子，他不去结交族亲，却插标卖首，直把祸水往我身上泼！”

张钰芳本来还挺得意，没想到父亲变了脸，夹着尾巴试探道：“爹，这事在场的都知道了，其他几家听说保举父亲，也都跟着推举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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